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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针对智慧课程建设中存在的标准化与个性化教学的价值矛盾，深化对“标准化”概念的学理阐释，破除

二者的对立认知，探索教育出版机构在知识基础设施构建中的职能转型路径。【方法】通过概念解析与体系化设计，将智

慧课程标准化的核心定位为“互操作性”而非“统一化”，构建以元数据标准体系建立、内容与结构松耦合设计、专家知

识库与学生问题库协同建设为技术支撑的底层架构，结合出版机构从内容供应商向知识基础设施建设者的角色转变进

行逻辑论证。【结果】标准化与个性化存在辩证统一关系。标准化基础越坚实，个性化应用越充分。教育出版机构通过

参与元数据标准制定、提炼转化隐性教学智慧，形成可共享、可适配、可演进的公共知识资源，为个性化教学实践奠定基

础。【结论】本研究阐明了智慧课程建设中标准化与个性化的协同机制，明确指出标准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构建支撑差异

化发展的技术基础设施，而非简单规范统一流程，为多主体协同推进智慧课程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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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智慧 课 程建 设 成 为目前高等 教育 改革进程

中的重大问题。在政 策推动和技 术驱动的双 重

作用下，各高校都在积极地开展智慧课程建设工

作。知识图谱、教学智能体、AI助教等新概念也

不断涌现出来
[1]

。但是龚晖等
[2]

也发现了其中的

隐忧，即课堂内外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外面热

闹非凡，里面云淡风轻”，管理者言之凿凿，教师

行之寥寥，技术标签纷飞，教学形态沉寂
[2]

。它所

反映出来的，不是执行层面的问题，而是始终悬

置的学理问题，即如何妥 善地 处 理 标准化与个

性化的关系。

智慧教学的价值在于实现大 规 模个 性化教

学。龚晖等
[ 2]

认为，智能化相较于数 字 化、网络

化的特别之处，在于实现大规模个性化教学。能

否实现大规模个 性化教学是智慧教学和传统线

上教学的分水岭。另一方面智慧课程的创建却采

用标准化的思路，使用相同的建设标准、统一的

技术参数、统一的评价尺度。这种张力并非实践

中的偶然失误，而是对深层次矛盾的一种反映：

个 性化教学如何借助标准化手段实现？标准化

的智慧课程与“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是否自相

矛盾？

该悖论一直被忽略，与学界对于“标准化”

内涵的 滞后 认识有关。现有的研 究大多 把标准

化等同于 统一 化，担心它会对 教学多样 性 造 成

影响。李芒等
[3]

认为教育领域过分的标准化会带

来机械化的、碎片化的倾向，压缩教师的判断空

间，忽视学生个 性化发展的需要。祝智庭等
[4]

认

为教育数字 化转型中标准化的核心价值 是奠定

差 异化教学的数 据 基础并 提 供 技 术支持，从而

实现个 性 化 学习的规 模化 定制。杨 现民等
[5 ]

认

为，在智慧教育中，标准化应该聚焦数据的可计

算性、资源的可交换性，规范的对象应该从人的

行为转向数据的格式。从数字教材领域来看，数

字教材的建设过程中存在内容、数据不规范的问

题。各个出版企业之间的数据标准、整合方式不

一样，使得细粒度的知识单元不能被处理
[6]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也指出，在教

育数字化的过程中要形成互操作性框架而不是

去复制工业化统一化的模式
[7]

。以上研究从各个

角度揭示了标准化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将它系统

地融 入 到智慧 课 程 建 设中，并且 对其 学理内涵

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少。

把 标准化等同于统一 化是 工业化 时代 教育

范式所造成的认识惯性。从班级授课制到课程标

准，从统一教材到统一考试，“标准化”一直意味着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expert knowledge bases and student question banks. The study also logically demonstrates 

how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can transition from content providers to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builders. [Results] The 

research reveals a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standardiz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 the more robust the standardization 

foundation is, the more fully personalized applications can be implemented. By participating in metadata standardization 

and transforming implicit teaching insights, educational publishers can develop shareable, adaptable, and evolving public 

knowledge resources that underpin personalized teaching practices. [Conclusion]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between standardiz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 in smart course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that the core task of 

standardization is to establish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supporting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merely regulating 

uniform processes. It provides both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llaborative advancement of 

high-quality smart courses across multiple stakeholders.

Keywords: smart curriculum; standardization; personalized teachi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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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所有人用同一把尺子去测量”。正如徐丽森
[8]

所

言，目前教育领域通行的做法与工厂造物通用的标

准化、规则化、同步化、专业化等规则相似，与人才

成长的规律有很多相悖之处。当它被投射到智慧

课程建设上时，便产生了用标准化的建设流程来

生产个性化教学服务的逻辑困境。但是，把“标准

化”从它的工业语境中解放出来，重新理解为“互

操作性基础的建立”而不是“统一流程的规定”，

悖论就会被化解。信息通信领域的标准化并不是

所有终端以相同的方式工作，而是使得不同的终

端可以在同一个网络中互相连接；智慧课程的标

准化也不是要求所有的学生走一样的路，而是要

使差异化的学习路径在数据上被识别、在算法上

被生成、在效果上被检验。标准化与个性化并不矛

盾，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越坚固的底层架构，个

性化的上层实现就越充分。本文重新认识智慧课

程标准化建设的内涵和路径，研究出版机构在其

中的角色转变。

1  “标准化—个性化”悖论的认识论根源

1.1  两种标准化范式：统一化与互操作性

化解标准化和个性化之间的矛盾，首先要分

辨出“标准化”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所具 有的

不同含义。在教育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

个统一化的、标准化的范式。其典型表现就是统

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内容、统一课时安排、统

一考 试 标准。范 式 来源于工业化大 生 产组织 逻

辑，用标准化来实现规模化，用统一化来实现效

率最大化。班级 授 课制就是 这种范 式 产生的制

度结果。统一化标准越严格，个体差异被容纳的

空间就越小。

但是，“标准化”还有一层含义，即建立“互操

作性”的标准化。该种范式不规定行为的一致性，

只规定接口的一致性；不要求路径的同一性，只要

求数据的互通性。在信息时代，范式已经成为技术

发展的基本逻辑，TCP/IP协议不规定每台计算机

如何工作，但是规定了它们如何通信；USB接口不

规定每个设备的功能，但是规定了它们如何连接。

互操作性标准化不是对多样性的压制，而是对多

样性的支持。正是因为有了统一的通信协议，互

联网才容纳了各种不同的应用和服务。从系统论

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元规范”，它的功能不是

对系统内部的行为进行同质化控制，而是在形成

统一的“语法层”规则的基础上，使不同的系统之

间可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和行为协调。标准本

质发生转向，不再约束终端行为，而只是对通信规

则的约定。

两种标准化范 式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统一 化

范式关注行为的规范，互操作性范式关注接口的

规范。前者规定的是怎么做，后者规定的是怎么

连接。智慧课程的标准化建设，如果沿用前一种

范式，规定统一的教学流程、统一的资源格式、

统一的评 价方 式，那么就 必然和个 性化教学的

价值追求相矛盾；如果转向后一种范式，建立教

学资源的数据标准、学习行为的数据格式、智能

体之间的通信协议，那么不仅不会和个性化教学

相矛盾，反而会成 为个 性化教学 大 规 模实现的

技术基础。有研究认为，智能化软件科技致力于

给学生提供标准的、结构化的高质量教育资源，

从而达到资源共享、消除平台之间数据壁垒的目

的，并且利用AI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学生进行

精准画像和个性化学习推荐
[9]

。这恰恰说明标准

化和个 性化在技 术逻辑上 互相支撑。从教材制

度演进的角度来说，新加坡教材制度从独立之前

就存在的“依附化管理”到独立之后的“在地化

管理”，从规范发展阶段的“统一化管理”到改

革转型阶段的“市场化管理”，再到新时期以来

的“混合式治理”。其发展历程表明，标准化管

理方式选择和调整的过程就是国家逻辑和市场

逻辑相互博弈、互动的结果
[10]

。这说明智慧课程

的标准化创建也要在国家引领和市场活力之间找

到动态的均衡点
[11]

。

1.2  智慧教学对标准化的“反向需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标准化和个性化之间

产生矛盾的原因在于，习惯于用建设的视角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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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视角去理解标准化。从智慧教学的运行需

求来说，个性化教学并不排斥标准化，反而对标准

化提出了更高的、更细的要求。智慧教学应该给学

生提供不同的学习路径，形成个性化的、差异化的

教学策略。该过程的完成要依靠3个技术环节，即

学生学习状态数据的全面收集、依据数据展开分

析与评价、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创建并推送。每一

个环节都需要标准化：数据的采集要采用标准化

的格式才能被系统识别，评价的维度要采用标准

化的框架才能具有一致性，路径的生成要采用标

准化的决策规则才能保证质量。从控制论的角度

来说，个性化教学系统可以看作是典型的负反馈

调节回路，系统先用标准化的传感器（数据采集接

口）来感知学习者的状态，再按照标准化的参照系

（评价框架）来评判状态，最后通过标准化的执行

器（路径生成算法）输出不同的教学干预。若感知

层、判断层或者执行层的标准化程度不高，那么整

个调节回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就无法得到保障。

数字教材建设所遇到的主要矛盾，是国家对教材内

容统一监管的刚性要求与一线教学对多样化、智能

化应用形态的迫切需求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

盾的方法是“内容和结构的松耦合设计”，即内容

上实行统一监管的标准化，结构上可以依照教学

场景灵活地重组、智能地适配。正如王嘉昀等
[6]

所

指出的，数字教材建设要摆脱纸质教材简单电子

化的倾向，走向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知识提

取、重组和深度开发。其精妙之处在于把二者放

在不同的层面来考虑，在标准化和个性化之间不

是选择一个而舍弃另一个，而是把它们分别放在

不同的地方。这一松耦合的思路给认识智慧课程

标准化建设提供重要的认识论启示，即标准化不

是个性化的反面，而是个性化的技术底座。没有

统一的数据格式就无法实现个性化分析，没有统

一的资源标识就无法实现个性化推送，没有统一

的接口协议就无法实现系统间的协同。从本质意

义来说，智慧课程的标准化建设不是对个性化教

学的背离，而是在个性化教学的基础上对它的肯

定与充实。

2    标准化的学理内涵：从“课程建设标 
      准”到“教学运行标准”

2.1  课程标准化与教学标准化的区分

目前，智慧课程标准化建设的混乱，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把“课程标准化”和“教学标准化”混为

一谈。课程标准化指的就是课程要素的规范，即

教学内容的组织方式、知识体系的呈现结构、质

量评价的指标体系。本质上就是静态的，可以用

文本、表格、数字来描述。现行《人 工智能通识

课程体系规范》等标准已经就总体要求、设计要

求、视频要求、图谱要求和评价与改进等重要方

面给出了具体的规范建议
[12]

。这类标准的主要功

能就是“规范建设”，即告诉建设者一门智慧课

程应该包含哪些要素，达到怎样的要求。从本质

上讲，这是面向产品的一种标准化，规范对象是

课程这一“成品”的构成要件和外观特征。教学

标准化所指向的是教学活动运行的规范，即学生

学习状 态 数 据的采集方 式、个 性化学习路径的

生成规则、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算法逻辑
[13]

。它

是动态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产生并加以校

准。该类标准的主要功能并不是规范建设，而是

保证个性化教学在技术上可以计算、可以执行、

可以检验。这是以“过 程”为向度的 标准化，它

的 规 范 对 象 是教学这个“系统 行为”运 行 的 逻

辑和数据交换的规则。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

者是 对 静态产品的规范性描述，后者是 对动态

系统的可计算性约定。目前，智慧课程标准化建

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是课程层面有初步框架，

但 是教学层面的 标准 几乎空白。各高校 在申报

智慧 课 程 的 时候，可以 按照 设 计要求、视 频 要

求、图 谱 要求等 指 标 完 成 材料 准 备。但 是 智慧

教学 究竟 怎样运行、学生的学习数 据 怎样采集

和 分析、个 性化 路径 怎样生 成等问题并没有国

家 层面的 标准 规范，也没有行业 共识的 技 术方

案，导致智慧课程的建设可以达标，但智慧教学

的运行却无从落地，这正是龚晖等
[2]

所指出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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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用”的现象。

2.2  标准化的层级结构：语法、语义与语用

从学理角度出发，智慧课程标准化建设要从

语法层、语义层、语用层3个层次上展开，语法层

标准化是解决“数据怎样表达”的问题，具体包

含教学资源元数据格式、学习行为数据结构以及

系统接口协议等基本的规范。该层次是标准化工

作之 基，对达成不同平台之间资源、数据以及智

能体间的互通共享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目前，高等

教育数字教材领域已发布T/CADPA 55—2024《高

等教育数字教材核心元数据》团体标准
[14]

，并正

在制定有关数字教材出版平台接口技 术要求等

标准，但 是现有的规范大多集中在 数 字教 材范

畴上，对于知识图谱、智能体等更广义的智慧教

学资源的语法层标准 还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

李晓锋等
[15 ]

认为数字教材标准化应该建立内容

格式 标准、元数据标准、平台接口标准、质量检

测标准四者合一的体系，以达到内容跨平台互通

共 享的目的。语义层标准化解 决的是 数 据所代

表 的 意义，也 就 是 知 识 点的 识 别 方 式、学习状

态的评 价角度以及教学决 策规则框 架等内容。

其 核心就是 把 教育学、心理学 等 领域的专业 知

识转化为 计 算 机可以识 别的形式化 表 达，这比

语法层 要复 杂 得多。专家知 识 库的建 立 及学生

问 题 库 的 分 类 属于 这一层 次 的 任 务。目前，课

程 知识图谱存在着多源资源数 据标注 难、构建

成 本高、应 用模 式 单一 等问题
[16 ]

，其 根本原因

就是缺 少 语义 层的 标准化，这也 从客观 上限制

了数字教材深度结构化标引和知识关联的实现。

语用层标准化就是解决“标准怎样做才能成为实

践”这一问题，也就是标准的实施指南、质量保

证体系、持续改进程序等制度性措施。包含教学

管理模式改变、教师工作量认定、教学效果评定

等实践内容。该 层 次的标准化 就是 把教学 管理

模式转型的要求制度化、规范化
[17]

。马伊颀
[18]

认

为教育出版质量管理工作要以管理创新为制度基

础，创建起精细化的内控体系、常态化的交流平

台以及主体赋能机制，给语用层的创建赋予了重

要的参照意义。质量管理工作要由原来的事后质

检改为全过程的控制，形成一个覆盖标准化实施

全过程的监管体系。就目前而言，智慧课程标准

化建设的主要短板是语义层缺少公认框架，语用

层标准化工作还未开始，学校管理制度衔接、教

师实践纳入标准体系等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系

统的解决。

3    出版转型的学理路径：作为知识基础 
      设施的构建者

3.1  出版的知识服务属性与智慧课程的内在契合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讲，出版本质就是知识制

度化传播的过程，用标准化的方式把个人的知识

变成公共的知识资产。传统的出版职能就是“知识

固化”，也就是把个人的经验和成果以文本的形式

呈现。智慧教学给出版提出新的要求，出版机构应

提供可以计算的知识服务而不是固定的、僵化的

知识产品。智慧教学资源是动态更新、自适应的

教学资源，其出版功能要从“知识固化”变为“知

识的可计算化”，把隐性的教学智慧变成可以被

计算机识别调用的显性知识。有学者认为，生成

式人工智能给教育出版带来了4个方面的挑战，即

内容生产流程的重组、知识传递渠道的改变、传

统教学模式的瓦解和教材基础地位的动摇
[19]

。在

此情况下，教育出版企业知识服务发展趋向于“由

数字教材到数字教育知识库，由教育平台到智慧

学习应用场景”
[20]

。这一转型的内在逻辑就是智

慧教育要动态适应学习需求的知识生态服务，教

育出版由“内容提供”转向“解决方案”的趋势是

不可阻挡的
[21]

。

转型的学理依据在于，教学智慧的本质是嵌入

到教师日常教学中去的“实践知识”，不能用命题来

完整地表达出来，传统的出版方式是依靠“命题知

识”的编码方式，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知识。智慧

教学所要提供的出版服务，核心就是找到把“实践

知识”变成“可计算知识”的途径，不是简单的命题

化，而是建模成可以被算法调用的决策规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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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机构应该成为知识形态转换的“编译器”，把

教师个性化教学决策的知识编译成标准化的数据

载体、可以被算法调用的形式化知识资产。数字教材

的再定义也指明了这样的一个转型方向，它已经从

纸质教材的电子镜像形态中脱离出来，正在向动态

化、交互化、集成化的知识服务载体转变。

3.2  标准制定的出版优势：从“被动遵循”到

“主动构建”

在智慧课程标准体系创建过程中，出版机构

要实现从标准“被动追随者”到“主动创建者”的

转变，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来自对教学内容的

把握。数字教材融合教学应用、出版物、生态协

同、标准化、智能化5个核心属性。标准化属性是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支撑，用统一的规范来保证

多主体协同共进。出版机构多年来一直深耕教材

内容编研和质量把控，在教学内容适配上比技术

公司和教育管理部门更占优势，其经验对语义层

标准的制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标准所包

含的知识点划分粒度、学习路径分叉逻辑、教学决

策规则框架等内容，既需要技术支撑，也需要教学

实践的检验
[22]

。第二，它有生态连接的枢纽地位。

出版机构处在教育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向上联系

作者资源，向下覆盖用户群体，横向联结教育管理

部门和技术提供方，拥有整合需求、协调利益、推

进标准形成和实施的特殊能力。马伊颀
[18]

认为教

育出版机构要实现质量的提升，必须依靠“教材建

设与教育服务双轮驱动”的模式来推进质量管理

工作，即从教材建设上发力，以创建原创性教材助

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从教育服务上发力，

以落实“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一根本教育问题为外在推动。该框架对于智慧课

程标准化的创建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出版机构

既是课程内容标准的参与者，也是教学服务标准的

创建者，由原来的“被动遵照”转变为现在的“主

动创建”。这一转型要求出版机构重新定位自身在

智慧课程生态中所处的位置，不能停留在“按标生

产内容”的层面，而应该参与到“定义标准化生产

内容的价值标准”当中，努力打造标准研究能力，

在标准预研阶段就给予专业判断。教材国际化进

程要依靠多方主体共同推动，出版机构参与标准

制定是达成有效协同的主要途径。目前，高等教育

数字教材团体标准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音

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高等教育数字教材核

心元数据》等标准为数字教材规范化发展奠定了

基础。但是智慧课程中包含的知识图谱、教学智能

体、专家知识库这些复杂的资源形态，还须出版机

构继续参与并且不断推进。

3.3  知识库共建的学理价值：从“教材”到“教

学决策系统”

出版机构参与智慧课程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

意义，关键之处在于促使教学资源由“教材”形态

转变成“教学决策系统”形态。龚晖等
[2]

认为智慧

教学要创建起专家知识库和学生问题库这2个主

要的知识体系。专家知识库属于“计算机模拟人

脑辅助教学决策的方法和依据”，用结构化的表

达方式把教师的教学经验储存在其中，从而让计

算机在不同的教学情境下根据这些信息做出类似

优师的决策；学生问题库则是“学生学习过程中

各种错误、问题的集合”，给学习状态评价以及个

性化的路径生成赋予了元数据支撑。知识库的创

建就是把实践知识转化为可计算知识的过程。专

家知识库需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优秀教师

在不同教学情境下的决策机制是什么？如何将决

策规则背后的逻辑形式化为可调用的算法模型？

学生问题库则需重点明确：学生错误类型应如何

进行科学分类？针对各类错误应采取何种教学干

预策略？干预效果又该如何检验与优化？上述问

题已超越传统教材编纂的范畴，进入教学决策系

统设计的深层次领域
[23]

。从数字教材的发展脉络

来看，正如王嘉昀等
[6]

所言，数字教材正从“电子

教科书”向“电子教科书+”及出版深度融合的“一

体化”教育资源服务集成转变，其功能也由原来的

单向知识加工转变为多向的知识服务。这一发展为

出版机构由“教材”向“教学决策系统”转变提供

了一条实践途径。若出版机构在该领域形成核心

能力，其角色将由“知识搬运工”转型升级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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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架构师”，不仅能够提取教师头脑中的知识，更

能将其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可执行的算法模型。

这并不是以机器取代教师的判断，而是把教师的经

验从一次性的、不能迁移的个人实践转变为可以重

复使用、可以不断改进的公共知识资产，体现了出

版作为知识基础设施建设者的价值。从教育出版

质量管理视角来看，此次转型要求出版机构切实

树立新的质量文化理念，将质量管理范畴由传统

的三审三校框架，拓展至知识库创建全过程的规

范化保障体系。

4    结 语

从以上学理分析可以看出，标准化和个性化

是否矛盾，关键看对“标准化”的内涵理解。如果

把标准化理解为“统一化”，也就是强制规定统一

的教学流程、进度和评价标准，那么它与个性化教

学就存在着本质的矛盾。但是智慧课程建设所要

求的标准化不是行为规范层面的标准化，而是互

操作性层面的标准化，也就是建立统一的资源格

式、数据接口和知识表达框架，使不同的教学实践

可以在相同的底层架构下运行、交互、演化。标准

化不是个性化的对立面，而是个性化的基础性支

撑。正如交通信号系统标准化并没有限制车辆行

驶的自由度，反而保证了不同行驶路径上的车辆可

以高效并行一样。智慧课程的标准化也不是要求

所有的学生都走同样的道路，而是在不同的学习路

径上可以被识别、生成和检验。底层框架标准化和

上层应用个性化形成“基础设施—上层建筑”的

功能协同关系。前者给后者提供可以计算的技术

基础，后者给前者赋予持续发展的动力。

出版机构在智慧课程知识基础设施构建中承

担着关键性角色。从“内容提供者”到“知识基础

设施的构建者”，这是出版行业在数字时代实现可

持续发展必须走的一条路，也是促使智慧课程由

“运动式建设”走向“制度化运行”的重要保证。

当出版机构把教师隐性的教学 智慧变成可以共

享、可以适应、可以演化的公共知识资产的时候，

智慧教学的“大规模个性化”就从个别教师的“手

工作坊”变成了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制度化实

践”。在此期间，出版机构要改变协 作思维和模

式，冲破封闭式开发的束缚，同各方联手创建协同

创新体系，在标准制定、知识库创建、质量把控这

些重要环节施展专业力量。标准化和个性化辩证

统一，最终指向一种新的教育知识生产范式，即用

标准来支持差异而不是消灭差异，用规范来释放

创造而不是限制创造。这是智慧课程创建最深层

的学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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